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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罗鹿鸣，１９６３年生于湖南祁东县，１９８４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前往青海支边十余年，现供
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任高级经济师、企业文化管理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兼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常德市诗歌协会主席、《桃花源诗季》主编，出版了《屋顶上的红月亮》《一江诗情入洞庭》等４部诗集以
及６部其他文学作品集，获中央和省级以上诗歌创作奖１２次。作为湖南１９６０年代诗歌创作群中的重要成
员，罗鹿鸣的诗歌创作意象清新，想象独特，在省内外诗歌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

罗鹿鸣诗歌创作研究专辑，特约请罗鹿鸣先生以及一直关注他的诗歌创作并与之有过较深交情的燎原、李

南、肖学周、聂茂等四位诗评家和学者撰文，从不同侧面对其诗歌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深化罗鹿鸣

诗歌创作的研究，彰显湖南诗歌创作在与时俱进的宏大背景和湖湘文化的浸淫下“不一样的风景”。（主持

人为中南大学文学院聂茂教授）

带着诗歌支边与带着诗歌返乡 

罗鹿鸣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与诗歌相识、相知、相爱，无论是支边，还是返乡，罗鹿鸣都心存感激，诗歌恰如他生命的火焰与春天，给他信心和力
量。罗鹿鸣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活跃期、沉静期、回归期和专注期之后，他生活的积淀更加丰富，表现手法更加成熟，他诗歌

创作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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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８月初的一天，聂茂打来电话，嘱我写一点自
己与诗歌相关的文字，包括诗歌创作、作品影响以

及如何与诗歌结缘等等，老实说，对于此类问题，我

遇到过多回，但都没有好好作答。２０１１年，我被
《诗刊》推选为第三届“青春回眸”诗人，选了我的

代表作《土伯特人》，以及一个组诗，责任编辑叮嘱

我要配发一篇与诗歌相关的文章，我感觉很为难，

折磨好些天，最终惴惴不安地交了稿。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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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看到同期诗歌名家韩作荣、傅天琳、马新朝、

田禾等人的同栏文章，不禁汗颜。自此，接到要写

这类文章的任务，心里就发悚，并尽力谢绝。

但聂茂布置的这个作业，让我无法谢绝。因为

他曾对我的作品进行过三次评论，先后发表在《文

艺报》《理论与创作》等报刊上，对我的生活经历和

诗歌创作非常熟悉。因此，对于这个作业，我写得

好，他会点个赞；写得不好，他也理解我的笔拙。基

于这种考虑，我这个在２０年前就完成电脑换笔革
命的写作者，终于坦然地坐到书桌前，用文字的温

度计来测量一下对诗歌热爱的热度，用回忆的尺子

来丈量我３０多年的诗歌历程。

二

我与诗歌相识、相知、相爱，经过了我人生的大

半辈子，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让我心存感激的诗

歌，恰是我生命的火焰与春天，温暖了我的心怀，展

开了我生活的时空。

我上世纪６０年代生长在湘南丘陵中的一个村
庄。我的文学起蒙与诗歌启蒙有关，以教书育人为

已任的父亲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在我记事的时候，

便自己写字，给我作帖，让我练习书法。父亲给我

的蒙贴，都是旧体诗词，我印象较深的有一句“我劝

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龚自珍的名诗，

而岳飞的《满江红》，也是我抹之不去的词帖。每到

年关，父亲义务给村里乡邻乡亲写对联，大年三十

下午，在年夜饭之前，对联全部贴出来，我便挨家挨

户去读，去观赏，无形之中，受到了传统格律与诗

词、联句的影响，我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诗歌的

熏陶。

在常宁一中读高中时，我开始写起旧体诗来，

写了满满的一笔记本，写诗明志、讽刺甚至骂人，对

看不上眼的同学和事情，可以用诗词嘲讽一番，明

喻或暗喻，不至于太露骨、太伤人。没想到正合了

唐朝诗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第十一：含蓄，领

略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妙。

自己从事新诗创作，可以说是淘汰法则运用的

结果。我读大学时，本来考了本科最高分，结果却

落到了一个专科学校衡阳师专，大学专业学的是历

史，而真正“毕业”的则是文学。

１９８３年８月，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利用暑假去
接在西安探亲的母亲。在从西安返回衡阳的火车

上，即兴写下了一首诗：“在那蓝色的早晨，／我们走

在田埂。／脚踏坚实的土地，／肩挑鲜嫩的秧苗
……”这首现在看来十分稚嫩的诗，有着明显的时

代烙印。９月份，这首《在那蓝色的早晨》在《安徽
青年报》上刊出，这是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第一

次看到自己的诗作变成了铅字，成就感与幸福感油

然而生。大学毕业这一年，我的作品陆续在《绿洲》

《飞天》等报刊亮相，那滋味比起我后来在《诗刊》

《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发表诗作，还浓酽香醇

得许多。

三

我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四个时期：活跃期、沉

静期、回归期、专注期。在这里，重点回顾这四个时

期的创作。

１．诗歌创作活跃期（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大学毕
业，我支边到青海，来到了诗人海子“雨水中荒凉的

城”当中学教师的德令哈，写下了大量诗歌。“一个

意气风发的小伙子，随着高原风的磨砺，他的笛声

已淘尽了稚气，代之的是高原风的雄浑戈壁月的冷

峻。”这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诗人

郑欣淼在《文艺报》上对本人的评语。德令哈是一

个只有３万人的小镇，是高原戈壁的绿洲。有一段
时间，每至黄昏，晚霞似锦，走在箭一样立着的白杨

林中间，走在低调缠绵的红柳丛中，可以听到脚下

的落叶发出诗歌的节奏来。还有春雪融融，夏雪突

至，冬雪凛然，都能开出诗歌的芽、茎，伸展诗歌的

空间。著名诗评家燎原曾说：“‘我将以渺小的亮

度／预告大西北日出般的壮美’。这似乎可以看做
站在西部门槛上的罗鹿鸣，将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

旅程预先投入西部大时空时所做出的感激和诗意

幻想。”（燎原《通向高处的人生》）。

这一阶段，我受泰戈尔影响，一口气写作了散

文诗《爱的花絮》７０章，献给我的至爱白秀琴女士。
这本书是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在未出版前，已有少量
打印本在社会上传播，还被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传

抄，甚至被他们摘抄在自己的情书之中。《爱的花

絮》出版后，５月份第一版发行了３０００册，数月即售
罄。１０月份第二版，印４０００册，也在开春之后畅销
殆尽。该书编辑韩新东撰文评价：“鹿鸣的诗写得

非常自然、清纯，透出一种来自生活的美丽。”

２．诗歌创作沉静期（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我从青
海调回湖南之后，诗歌的热情慢慢冷却下来，这跟

我的经历、年龄、心态都有极大关系。写诗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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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不堪，从青藏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回到江南水

乡，不但没有给我带来诗的新鲜感，反而使我的诗

感一路丢失、疏离。当然，我也还是断断续续地写

了一些，不求发表，只求自慰；不求数量，只求质量，

让诗歌从暗处游出来。这一阶段的诗歌，较之以

往，仍走在传统的创作道路上，离罗曼·罗兰“简

洁，单纯，明白，荷马艺术的要素”尚有距离，但思想

的份量明显加重了，诗作的厚度、深度、质感也更强

了。这些诗作，绝大多数结集在新的诗集《屋顶上

的红月亮》之中，诗集出版后，反响较好。

３．诗歌创作回归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本世纪
初，中国诗坛曾经出现回归潮，一大批昔日的诗人，

在停笔一、二十年后，重新放开了歌喉，我也被称为

“归来者诗人”。

这次回归跟诗人匡国泰有关。国泰是著名诗

人，他在《文学界》杂志开设了一个“诗人与故乡”

栏目，把我作为第二期的人选。此期诗歌与图片在

《文学界》２００７年第９期发表，受到好评。没想到
的是，为此诗与图所配文章《有关故乡的若干词

条》，竟被当年１２月号《读者》与《中外文摘》转载，
一时好评如潮。图片与诗都仍在沉寂中，而配文却

插翅远飞了。见证这一过程的匡国泰先生写道：

“一个诗人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诗人，正如天上的

月亮，也只在偶尔的夜晚，才是红月亮。”自此，我沉

积在心中十几年的诗情，再次喷涌而出。

我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诗歌，这类诗，透沏着

自然清音，回旋着心灵况味，反映出人生的诗化境

界，既承传了我在青藏高原时的怀乡之作的余韵，

又作了发扬光大。同时，因为爱上了摄影，并加入

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许多摄影的元素也融入到

诗歌中来：“短镜头再短／故乡的风景无边／即便是
一朵野花／也能开满底片／长镜头再长／村庄的那
头／还是故乡”（《给故乡拍照》），故乡的池塘、老
屋、草帽、鱼、莲、谷穗、水田、田埂、路、小溪、土地皆

入诗入画而来，掀起了我创作中一个小高潮。诗评

家夏义生指出：“鹿鸣的诗紧贴大地，常常散发出泥

土的芬芳；他的诗关切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

发现和艺术创造。”这期间的作品，大部分都收入到

了《一江诗情入洞庭》诗集之中。评论家程一身教

授对此评论道：“诗人以对故乡的情与恋（时间）包

蕴了故乡的土与人（空间）。在这种置实于虚、以虚

驭实的结构里，故乡已经被有效地扩展，并获得了

某种形而上的内涵。”

４．诗歌创作专注期（２０１３年至今）。去年以
来，我的诗歌创作带有了明显的创作诉求，力求超

越自我，有意识增加了一些自我物化、陌生化、隐喻

化的创作方法，加强诗歌的弹性与张力，增加灵性

与质感，这与我的工作变动和诗歌感悟有关。２０１３
年４月初，我从一个核心业务部门调整到了一个专
业性较强、相对单纯、轻松的部门，业务上发展与管

理的压力一下子搬走了，那种如释重负的心理感

觉，带来的是宽裕的读书与学习时间，带来的是沉

淀诗情的迸发，带来的是内心的自由与解放。

屈指算来，１６个月的时间，我潜心阅读了大量
中西方优秀诗人的作品：中国的《昌耀诗文总集》

《海子诗全集》《北岛诗歌集》，还有我一批诗友的

作品，外国的黑塞、洛尔迦、里尔克、策兰、狄兰·托

马斯、卡扎菲斯、辛波斯卡、兰波、特兰斯特罗默、叶

芝、帕斯、曼德尔施搭姆、阿波利奈尔、阿赫玛托娃

等也扩展了我的视界，我写了３００多首诗作，这在
我的创作生涯中，是读书最多、写作最多、写诗最多

的黄金阶段。

青藏高原既是我曾经的一个过去式，也是仍然

令我向往并不断重游的现在式。而我这一年多的

诗歌，主要围绕青藏高原的两大主题进行的。一个

是青海湖，我要专门为青海湖创作一部诗集，名字

都起好了，就叫《围绕青海湖》，如今，近１００首诗作
已经改定，全书也终于成型，可望年底出版发行了。

另一个主题就是藏地诗篇，诗配画，而“一幅画，如

果超越了绘画语言，就成其为诗”（帕斯语），我想

摄影作品也是如此。我拟专门出一本《藏地诗画》，

规划为１００幅精美的、具有诗歌语质的摄影作品，
再配１００首诗歌，现在已写完２０多首。“今天，大
天鹅／我却要向你卑躬屈膝／把崇高的颂歌献给你
们／你曾被阿谀的歌颂／捧得云里雾里，但你很快就
从高处／找回了清流的位置，你在／青海湖的镜子里
自知与觉悟”（《大天鹅》）。这应该算做自我写

照吧。

从带着诗歌去支边到带着诗歌返乡，一路走

来，冷暖自知。但诗歌，始终是我的光明所在，是我

的力量源泉。为此，我深深感恩，我要永远爱下去。

站在新的认识和起跑线上，我对未来的诗歌创作，

充满果实般殷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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